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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与远方》聚焦“军垦母亲”，蒋雯丽：

山山东东女女兵兵援援疆疆戍戍边边
奉奉献献精精神神感感人人至至深深

““老老外外””的的汉汉语语大大会会为为何何这这样样火火

“2017全球外国人汉语大
会”日前落幕，60多个国家，36支
队伍，108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
语爱好者，在高强度赛制下比拼
汉语知识和中华文化深度了解、
传统才艺，水平之高创下历年之
最。现场评委方清平、蔡明脱口
而出的点评诸如“这比美国大片

还激烈”“太不容易了，这些题我
都答不上来”等等也是电视机前
观众的心声，不少网友表示正在

“反思”，“我的中文怎么好像没
有‘老外’好呢？”

一个个汉语水平高超的外
国选手，很多现在都成了“爆
款”,他们的幕后故事也被挖掘
出来。来自意大利的小姑娘黄
菲菲11岁起便独自对着网络自
学汉语，一学就是七年。她在比
赛中撰写的“我的中国情缘”文
章，在外国人汉语圈产生极大
影响。

修万思是加纳前国王的王
子，他说“王子身份虽然高贵，
而我独爱中国文化”；哈萨克斯
坦选手萨乌烈·别克，在中国行
医二十年，他把中国视为了第
二故乡，他在比赛中说，“中国
文化是个巨大宝藏，我要活到
老、学到老”；还有只身在中国
旅行2万多公里的小伙子白振
国，撰写出版了《 5 1 天中国
行——— 一个土耳其人的西部文
化体验之旅》，他立志用双脚踏
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我要把最
美的中国写进书里”……

以往，外国人秀中国话、表
演中国传统才艺的节目并不少
见，通常办得热热闹闹，用“反
差萌”逗观众一乐，满足大家的
猎奇心就算完成任务。像“全球
外国人汉语大会”这样冷不丁
靠选手过硬的实力“刺激”国人
自我反思“母语”水平的，还是
头一遭。面对台前幕后的火爆，
该节目总导演夏岛和王芙英在
感慨得之不易的局面后认为，
这既有汉语热席卷全球的大背
景，也有国内文化教育类节目
火爆的“小环境”，当然还有节

目一代代主创的长期坚守。他
们强调，文化教育类节目成功，
最重要的根基在于积累，“现代
人喜欢轻松、快乐，综艺节目可
以在很短时间内，用一种很快
的方式完成，而文化教育类节
目则是热爱者们长期呵护，逐
步升级的结果。不能像做综艺
那样，做完一档又转战另一
档……正是长年坚持走访、了
解、努力甚至陪伴，才能让这么
多精英选手在今年的舞台上大
放光彩。”

（杨文杰）

上世纪50年代初，山东两
万多名女兵响应国家号召，义
无反顾地奔赴新疆，投身到屯
垦戍边的建设中，成为第一代

“军垦母亲”。正在山东卫视热
播的《花儿与远方》就还原了这
段感人的历史，讲述了以蒋雯
丽饰演的郝玉兰为代表、扎根
边疆的山东女兵们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故事。近日，本报记
者采访了蒋雯丽，她表示，希望
通过这部戏让大家了解那段历
史，并理解那个年代的精神。

本报记者 刘雨涵

帮父亲圆了一个梦

齐鲁晚报：相较于您之前
的影视作品，感觉这部戏跳出
了以往您的形象，当时为什么
会挑战郝玉兰这样的角色？

蒋雯丽：确实之前没有演过
这样的人物，好奇心比较强，喜
欢尝试一些自己没有演过的人
物。其实演这个戏还有一个特别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我
父亲当时也是援疆兵，他是铁路
系统的，去了新疆15年，他们的
整个青春、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
都在新疆。这15年当中，我妈妈
只领着我去了一次新疆，我也一
直觉得自己跟新疆会有这样一
个缘分。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
很有感触，想为我父母这一代人
做点事情，也借这个机会让他们
再回一次新疆。我这次还真是做
到了，领着爸爸在新疆呆了将近
两个月，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
梦。当年，他离开时40岁，现在已
经80岁了。

齐鲁晚报：剧里郝玉兰开
始前往新疆时无奈，后来就留
在了新疆，她的抉择经历了怎
样的心路历程？您能理解她这
种做法吗？

蒋雯丽：因为我了解父亲，
那个年代二十多岁的青年都是
很热血的，祖国召唤我们，哪里
需要我们就去哪里，这没有什
么好考虑的。我演的郝玉兰是
沂蒙山区人，军民一家亲，大家
都很羡慕当兵的。

齐鲁晚报：您之前塑造的
女性形象是温婉柔情的，在这
部戏里成了山东女兵的“领头
雁”，大嗓门、打篮球，还经常和
领导闹情绪，变化很大。

蒋雯丽：我演每个角色就会
调动自己身上的某一个方面，每
个人都是有不同层面的。像演郝
玉兰，那我就调动我身上爷们儿
的一面，其实我不会那么大嗓门
说话，但是我就是必须要让自己
直言直语。至于风风火火、大大
咧咧，这个倒是比较像我，但是

演她要更夸张一点。我觉得不管
是文学作品还是演员演戏，都要
把人物个性化一些，这样人物形
象才会更鲜明。

很多情节源于真实生活

齐鲁晚报：郝玉兰失去了
亲生儿子国庆，那段戏您演得
格外动情。

蒋雯丽：因为我也有孩子，

做母亲的特别能体会到玉兰此
时此刻的心情。因为工作没能
顾得上，孩子丢了以后，郝玉兰
失魂落魄，把二曼的孩子当成
了自己的孩子，经历了失去孩
子的痛苦和恍惚后，她还是把
孩子送还了二曼。编剧其实是
根据真实故事写的。

当时条件差，为了屯垦，不
少女兵来不及去医院，就在操
场上或地里生了孩子。我到新

疆后，身边的新疆人或者兵团
的人说这种情况太多了，这是
真实的事情。

齐鲁晚报：在这个剧里，郝
玉兰特别爱唱歌，从《沂蒙山小
调》到后来的一些新疆歌曲，这
都是您自己唱的吗？

蒋雯丽：对，都是我自己唱
的。在剧本里，玉兰多次唱起

《沂蒙山小调》，因为她是“领头
雁”，要领着大家一块儿唱。我

觉得《沂蒙山小调》真的很美，
尤其在拍摄的那个沙漠，一眼
望不到边，唱起这个就有一种
对家乡的思念。后来我觉得为
什么不再丰富一下呢，我小时
候爸爸也教了我一些新疆歌
曲，我建议大家一块儿唱这些
老歌，很有时代感。

戈壁荒漠里摸爬滚打

齐鲁晚报：据说整部剧都
是实景拍摄，难度是不是还挺
大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
什么极端天气？

蒋雯丽：兵团那些戏的全
部场景：地窝子、连队、操场、办
公室、打篮球的那些地方都是
我们当时在奇台戈壁的荒漠里
搭出来的。每天只要一张嘴，
哇，一嘴的沙子，一嘴的土。我
一边在那拍戏，一边想起爸爸
给我讲的，说他们那时候在新
疆，一阵风刮过来，绿色的车皮
就变成了红色——— 只剩下防锈
漆了。其实人在艰苦的环境里，
会变得很简单、很纯粹，大家

（演员们）在一起沙里滚、泥里
爬了好几个月，到现在我们都
还常常联系，都很想念。

齐鲁晚报：为了这个剧您
是真的去学习开拖拉机，学说
山东话吗？

蒋雯丽：是，我还把有些
词，比如“我”说成“俺”，带有一
点山东特色。包括开拖拉机，当
时剧组本来想找个替身，我就
想茫茫旷野，也不会撞到哪儿，
有什么可怕的，就开吧。结果后
来越开胆子越大，摄影师都跑
到我开的拖拉机上拍。

齐鲁晚报：现在明星云集
的大IP剧层出不穷，像《花儿与
远方》这种踏实质朴的剧很难
得，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蒋雯丽：也许有些人更爱看
大IP或者是爱情、家庭、宫斗这
类情节吸引人的剧，我并不觉得
非要演一个特别跟风的戏，《花
儿与远方》不见得是一个非常潮
流的题材，能演郝玉兰这样的角
色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个戏
从剧组第一次找到我到拍摄，这
中间至少有两三年时间，我觉得
非常有情怀。希望观众能被吸引
着看下去，对我父母这一代、军
垦这一代有一些了解和理解，能
有些思考。

天天娱评

蒋雯丽在电视剧《花儿与远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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